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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 序

何 兹 全

 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,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,研究中国

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。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。

解放初期,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,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

定了基础。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,这一传统一直得到

了保持并有所发展。

中国历史分期问题,迄今尚无定论,这是坏现象,也是好现象。

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,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,对

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。

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

政治史的论文。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社会》(原由河南人民

出版社出版,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“北京师范大学教

授文库”之一再版),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《先秦社会形态研

究》(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)。这两部书,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

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。

我指导的硕士生、博士生和博士后,很多学有所成,大部分成



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。他们出版了不

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。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

要作者。

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,无论哪一门学科,往往走着一时重

思想一时重材料,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。孔子所说

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(《论语·为政篇》),可以引申来说

就是偏颇的为害。孔子高明!

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,但大体上说,也不免有走这种

偏颇道路的情况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

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,偏重理论;不久就出现《食货》派,

被认为重材料。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,自然是重理论的,其结

果则是被视为走向教条主义。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

出现重材料,重局部,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。

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。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、材料并

重,宏观、微观并重,不能偏重哪一方面。

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

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。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,对客观的认识才一

步步地深入。

因此,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。要两条腿走路,缺一条

腿就成为瘸子。

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,说是“坐井观天曰天小。非天小也,所

见者小也”。坐在井里看天,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,就说天小。不

是天小,是你所看见的小。做学问,要宏观、微观结合。要能真实

地看到整个社会,才能认识你看到的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。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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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,必须有全面的观点,认识了社会的全面,才

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。

自古以来,研究学问,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,不是重宏观、重

理论,就是重微观、重材料。

我们编撰这套丛书,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,重视这种偏

差。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,也可能理论多些;一本书可能重在宏

观,也可能重在微观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,是在理论、材料并重,宏

观、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。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

的正路,是做学问的正路,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,随着改革开放,海外商品经济、技术和资本

涌入中国,西方国家的学术、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。辩证唯

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。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

成的。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,是先进的。

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,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

治史研究,我们坚持理论、材料并重,宏观、微观并重的道路,避免

偏颇,并决定从《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》丛书做起,以后再逐步

扩展,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,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

展,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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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噶尔汗国统治时期天山

南路赋税制度考辨

  明清鼎革之际,天山南路地区正处于叶尔羌汗国统治后期;康

熙十九年(1680年),准噶尔南下征服天山南路地区①;乾隆二十年

(1755年),清朝平定准噶尔,攻克伊犁,二十四年(1759年),平定

大小和卓②叛乱,统一了天山南路地区。随着新疆地区的统一,清

政府在天山南北路设官、驻军、屯田,开始了对新疆地区直接和深

入的管理。

天山南路地区在清代文献中被称为“回疆”、“回部”③。清朝

对这一地区采取“因俗而治”的统治政策,在用兵过程中乾隆帝曾

①

②

③

学术界关于准噶尔汗国归并天山南路的时间认识不一,有1678年、1679年、

1680年、1682年、1683年等多种说法。据日本学者羽田明的考证,以帕拉斯的1680年

为确。也有学者根据蒙、藏文献的相关记载加以考证,认为准噶尔汗国归并叶尔羌汗

国的时间确在1680年。见刘正寅、魏良弢:《西域和卓家族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

社1998年版,第204—206页。
“和卓”为波斯语Khw􀅠ja一词音译,又译“和加”、“霍加”、“火者”等,与阿拉伯

文“赛亦德”(Sayyid)同为对圣裔或宗教学者的尊称。关于和卓一词在波斯语、阿拉伯

语、突厥语中的含义及其演变,见刘正寅、魏良弢:《西域和卓家族研究》前言中的相关

论述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1—2页。
《新疆识略》卷3《南路舆图》载,“天山之南,是为回疆”;《圣武记》卷4《乾隆

勘定回疆记》载:“回部者,天山南路也。”(韩锡铎、孙文良点校,中华书局1984年版,
第161页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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谕示:“至荡平回部后,即当定其贡赋,仍视准噶尔所取之数,毋得

增减,或因伊等变乱之后,力不如前,酌量稍减尚可。”①清廷指令

处理回疆事务的大臣“留心查询”“准噶尔从前所收回人贡赋”,“俟

大功告成,酌定贡赋时,易于办理”②。准噶尔汗国统治天山南路

时期在该地区采取的赋税征收制度,对清朝天山南路地区经济制

度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,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③。

一

叶尔羌汗国后期,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教派白山派与黑山派之

间的争斗日益激烈,导致了汗国的急剧衰落。在失势的白山派的

帮助下,1680年准噶尔汗国出兵天山南路,归并叶尔羌汗国。噶

尔丹委派叶尔羌汗国的汗族成员为“汗”,作为自己的总督,治理天

山南路地区,而自己则满足于每年收取贡赋④。《西域图志》中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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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正编卷53,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庚申;《清高宗实录》卷560,
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庚申。

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正编卷62,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;《清高宗实录》卷572,
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。

学术界对准噶尔汗国统治天山南路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除《准噶尔

史略》等通史性著作外,专题性研究成果则有马大正、蔡家艺:《论准噶尔贵族对南疆的

统治》(《新疆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2期)、魏良弢:《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———“伊斯兰神

圣国家”或“和卓时代”考实》(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2年第4期),以及刘正寅、魏良弢:
《西域和卓家族研究》、蔡家艺:《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》(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)中的

相关论述。日本学者佐口透在《18—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》一书中也有深入的探讨,
该书有汉文本,凌颂纯译,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。

刘正寅、魏良弢:《西域和卓家族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

206页。



载道:“准噶尔旧俗,逐水草,事畜牧,不以耕种为业,是以旧无田

赋。其劫服回部,因征税入,则回部有田而准部赋之耳。”①

就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,准噶尔贵族对回疆进行掠夺,所征收

的赋税名目繁多,有人头税、土地税、果园税、商贾牧养税、金银税、

草木税,不一而足。《西域地理图说》中载:

  西域回人征榷税赋,先经额鲁特②等统辖时,其诸般科

赋,虽俱有定额,立法颇重,民力即在不能,况每年所有应纳款

项,俱按市律加倍值以普儿③,随意货以金银、布帛,于额外越

律抽收拉吗等应用毡毡(食)[什]物,并抽收贸易人马畜什物

等一切杂项之外,来使又预为自办治人情之费,且良骑美人、

莺枪之属,盖无额数而收掳之。是以官饷连绵迟累,从未有一

年能足其额者,部卒被其割戮摧悴,受戛不过,奔走脱逃,致将

有滔灭潜迹之乱……④

《新疆回部志》卷4的记载也大体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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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西域图志》卷34《贡赋》。
额鲁特,又称厄鲁特、卫拉特,清代漠西蒙古的总称,包括准噶尔、杜尔伯特、和

硕特、土尔扈特和辉特各部。17世纪四五十年代准噶尔部强大后,建立准噶尔汗国,厄
鲁特由一个游牧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在准噶尔统治之下,包括厄鲁特各部和一些突厥部

落在内的民族政权和地区的统一名称,清代文献也把厄鲁特各部统称为准噶尔。见

《准噶尔史略》编写组:《准噶尔史略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2页。
中亚操突厥语民族称铜币为Pul,汉文音译为普尔、普儿。《西域地理图说》

卷4,《市籴钱币》载:“考其回地之钱币二款,名普儿者,即其钱也,以红铜为之,数以

滕格计之。”该书原为清代乾隆间满人所撰,抄本,藏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,后由阮明

道主编、汉文笺注,刘景宪满文译注,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,书名《西域地理

图说注》。
《西域地理图说注》卷3《征榷税赋》,阮明道等整理本,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

年版,第67页。



但是准噶尔统治天山南路时期在当地征收赋税的具体情况,

文献记载存在歧异。成书于1768—1769年的穆罕默德·萨迪

克·喀什噶里所著《和卓传》(Tazkira-iKhwajagan)①对准噶尔

统治天山南路时期赋税征收情况有简要的记载。该文献用维吾尔

文写成,内容是记述西域黑山派和白山派和卓的历史。《和卓传》

受到普遍关注的是它英文节译本的出版,罗伯特·肖翻译,伊莱阿

斯编辑、注释,1897年作为《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》第66卷第一册

附刊发表。英译本的基本构架是,西域和卓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

的后裔,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叶尔羌汗国之后,白山派和卓阿帕克根

据事先达成的协议成为天山南路的汗,此后白山派和卓与黑山派

和卓虽相互交替但始终统治着这一地区,直至大、小和卓毙命,清

朝统一西域。魏良弢先生指出这一架构与历史事实不符②。关于

该书的史料价值,魏先生评述说:“尽管《和卓传》有这样多的

缺点……然而它却是关于18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和卓家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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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AHistoryoftheKhojasofEasternTurkistan,summarisedfromtheTazki-
ra-iKhwajaganofMuhammadSadiqKashghari,bythelateR.B.Shaw,editedwithin-
troductionandnotesbyN.Elias.PublishedasSupplementtotheJournaloftheAsiatic
SocietyofBengal,Vo1.LXVI,PartI,1897.1980年陈俊谋、钟美珠将其译为汉文,载
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:《民族史译文集》第8辑。下文引用《和卓

传》均为该译本,简称《和卓传》。
魏良弢:《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———“伊斯兰神圣国家”或“和卓时代”考实》,

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2年第4期。作者指出,16世纪,玛哈图木·阿杂木和卓家族形成

对立的黑山派和白山派。在叶尔羌汗国,黑山派支持甚至操纵中央汗权,白山派则与

地方汗权相联合,二者均未曾称汗。而在1680—1759年准噶尔汗国统治天山南路时

期,天山南路成为准噶尔汗国的一部分,这里的“汗”,实则为准噶尔汗国之总督。尽管

这样,黑山派和卓也从未登上“汗”位,白山派和卓雅雅在1692—1694年曾僭称这种

“汗”,但因其并非君主,此一时期不存在一个“伊斯兰神圣国家”。



最早的、细节最多的著述。由于作者生活于这一时期,其著作

又直接受到同代人的监督和检验,尽管他要为圣者树碑立传,可

能讳去一些史实,但一般不可能也不敢公然歪曲、杜撰史实,所

以只要认真加以分析,仍可作研究这一时期和卓家族活动的史

料来用”。①

《和卓传》中说,白山派和卓阿帕克为争取噶尔丹的支持,在伊

犁同他进行了会谈,会谈的结果是,“条件被答应了,阿帕克登上了

王位,而他的儿子雅赫雅(Yahy􀅠)执掌了喀什噶尔的政权。加尔

梅克人将伊斯梅尔及其全家掳到了伊犁”②。阿帕克答应向加尔

梅克人交纳贡金。

《和卓传》记载阿帕克向准噶尔方面交纳贡金具体数额有两

处,相互歧异。以英文节译本为例。第一处是:“阿帕克答应每年

向加尔梅克人交纳十万腾格的贡金,于是由阿帕克确立下来的这

一恶劣惯例一直延续至今。”③伊莱阿斯(N.Elias)注释说:“穆罕默

德萨迪克的原文是‘每月4000腾格’。瓦利哈诺夫则把它变成每

月400000腾格了!”④这就是说《和卓传》此处的原文记载是“每月

4000腾 格”。到 了 策 妄 阿 拉 布 坦 时 代,黑 山 派 和 卓 达 涅 尔

(D􀅠ny􀅠l)被准噶尔汗国派往叶尔羌协助管理天山以南地区,《和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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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》第二处记载说:“达涅尔到叶尔羌后,正如加尔梅克浑台吉所命

令的那样愉快地被接纳为这个城市和地区以及喀什噶尔、阿克苏

与和阗的统治者。由哈兹拉特阿帕克确定下来的每年向加尔梅克

人交纳十万腾格的贡金由达涅尔继续支付,就这样度过了七个年

头。”①伊莱阿斯加注释说,“穆罕默德·萨迪克谈到此金额为每一

居民一个腾格”②。噶尔丹策零即位后,仍然任用达涅尔统管天山

南路,“他以他祖传土地的收入来满足自己,而被迫把自己国家的

其他收入交给加尔梅克人”③。由此《和卓传》第二处记载称阿帕

克答应向准噶尔方面交纳的贡金数额是十万腾格。

俄国人瓦里汗诺夫(Ч.Ч.Валиханов)在1861年发表的考察

报告《1858—1859年中国天山南路六城状况》1865年被译成英文,

收录在《俄国人在中亚》一书,“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”,“往往作为

准史料应用”。④瓦里汗诺夫报告《历史概要》一章中,也有两处涉

及贡赋问题。一处说,噶尔丹征服天山南路之后,这个地区一直在

准噶尔的统治之下,“他们完全不干预其内部管理,只限于每月收

纳40万腾格的贡赋”⑤。在另一处,瓦里汗诺夫又说,1720年策

妄阿拉布坦放达涅尔和卓回去,“委派他管理六城。这位和卓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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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尔羌后立即根据自己的裁夺任命了委托他管理的各城的行政长

官,规定了自己的收入,尽可能的微薄,每年10万腾格,其实阿帕

克和卓从10万人口中征取10万腾格”①。

瓦里汗诺夫《和卓传》汉译本相关文字中译作“瓦利哈诺夫”进

入天山南路的时间是1858年,N.伊莱阿斯指出瓦里汗诺夫写这

份历史概要的史料依据是《和卓传》②。由此可知,《和卓传》中提

到阿帕克向准噶尔方面交纳的贡金确实是两个数据,一是“每月

4000腾格”,二是“每年10万腾格”。伊莱阿斯在第一处加注释指

出原文所载和瓦利哈诺夫的差错,而正文中用后面的数据改前面

的数字,未指出更改的理由。刘志霄在《维吾尔族历史》一书中引

用《和卓传》,据称使用的是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维吾尔

文打印本,同样的地方则有更生动的记述:

  ……几天之后蒙古人返回时,阿帕克和加与头面人物们

商量说:“不能让他们空手回去。”于是,向他们赠送了四千套

服装,四千枚天罡(银币)。后来赠送礼品的数字越来越大,变

成了每月向百姓征收四千枚银币。③

因此贡金中的“每月4000腾格”不是“每年10万腾格”的笔

误。应该指出的是,考虑到距离和交通状况,以及贡赋中还可能包

含农产品的内容,所以说天山南路每月向准噶尔统治者交纳贡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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